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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模范（版画） 贾力坚作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5056期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

段，介于湖南炎陵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

新四县之交。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

率领起义部队南下，决定在井冈山地区

建立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

据”的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

方向，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成为中国

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道路的开端。这条道路，代表着中国

革命和革命战争发展的正确方向。本文

记述了井冈山上《一根灯芯》《朱德的扁

担》《练兵与御寒》《空山计》《一块都是一

块，一毛都是一毛》等5个生动感人的故

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

队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

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精神。

一根灯芯

■朱良才

在井冈山上，由于被敌人封锁，服装
弹药、粮米油盐都很困难。就拿油来说
吧，煮菜要用油，点灯要用油……可是敌
人封锁得紧，油进不了山；山上只出产点
茶油，也很少很少。下山活动的部队，打
土豪偶然搞了点油，就成了宝贝。

记得上山后不久，毛泽东同志亲自
向部队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内
容大致是这样：各连（直至营和团以上机
关）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不办
公时，即应将灯熄掉。连部要留一盏灯，
供带班、查哨等用，但只准点一根灯芯。

此后，在井冈山上，部队都严格地执
行了这个规定。一到夜间，熄灯号“嘀嘀
嗒嗒”一响，战士们就都吹熄了灯，只有
连部的一盏灯，有一根灯芯亮着。

开始，我们还弄不懂：毛委员有那么
多大事要考虑、策划，这么一根灯芯的小
事，他为啥还要亲自作规定？后来才明
白，这不是小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怎
样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以保证全体人员
有油吃，又使这有限的物资用的时间更长
一些，能渡过困难，这是个好大的问题哩。

毛泽东同志最会区别什么是大事，
什么是小事，也最善于在一定的情况下
抓住主要的问题。像这么一根灯芯，看
来好像事小，但在当时却也要亲自去
抓。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很深，一直到现
在仍念念不忘。在处理大大小小的事
情时，总爱用它来检查一下。

“朱德的扁担”

■朱良才

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的围攻，
除了构筑工事、练兵以外，还有一宗大
事就是储备粮食。可是井冈山上产粮
很少，供给山上的群众还不够，部队的
吃粮、存粮，都靠下山打土豪，把筹到的
粮食挑上山来。因此在井冈山上的那
些日子，“挑谷上坳”便成了我们的一项
经常工作。

从井冈山上到山下宁冈的茅坪，上

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又高，路又陡，着
实难走。每到运粮的那天，我们天一亮
就出发，赶到装粮的地点，有的用箩筐
担，有的用口袋背。用具不够，有的同志
索性就脱下条裤子，把裤腿扎紧，满满地
装上两裤腿，往肩上一搭。这样挑的挑、
背的背，翻山过坳，直到天黑才回山。

那年，朱德同志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也跟大家一道去。他穿着双草鞋，戴
顶斗笠，挑着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
一道爬山。大家看到朱军长整夜整夜
地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
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又讲
他不过，只好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
来。本来，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
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军长
却另找来了一根扁担，并且用柴刀把扁
担削平一块，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
字。

从此，他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
同志们挑米的劲头也更高了。同志们
还编出了这样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
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
敌人‘围剿’。”每当挑米爬山爬累了的
时候，大家就用这歌子互相鼓励。

朱德同志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精
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教育着全军
每一个人，更激发了同志们克服困难的
信心。

练兵与御寒

■朱良才

上山不久，便是初冬天气了。我们
生活在高高的井冈山上，却还穿着单
衣。就拿我来说吧，一条长筒单裤，因
为连续战斗，不论风里雨里，白天黑夜，
起来一身，倒下一铺，早已破得不像
样。要补又找不到布，只得挖东墙补西
墙——撕了裤腿补裤裆，撕来撕去，结
果把一条长裤子撕成了短裤子。为了
时刻准备粉碎敌人可能的进攻，部队冒
着严寒加紧训练。天一黑，屋里就生起
火来，大家围火上课或开会。会后，就
在底火周围铺起稻草，有次序地睡下。
天刚明就起床，到野外跑步、刺枪、劈
刀、刺长矛，让身上冒出汗来，把一夜的
寒气赶走。如果不是山顶披着白雪，树
木落了叶子，看大家穿着单衣流大汗，
真要疑心这不是在冬天呢。

在工事里的同志们，就不停地操作。
这样既加强了工事，又可以赚得不冷。

这时，只有在外面山梁上放哨的
人，是最难以驱除寒冷的。一天夜里，
一位班长去查哨，看见哨兵手中持着
枪，机警地监视着敌方，可是身体却冷
得簌簌发抖。班长走过去，安慰他说：
“稍待一会儿，我早些叫别人来换班，你
回去避避风。”哨兵听了，决然回答道：
“不，班长。只要能给我拿一条毯子来
披上就行了！”那时候，战士们都是两人
合用一条毯子。班长不愿意抽下别人
的来，便去报告排长，可是排长自己的
毯子，也早已给另外一个战士了。排长
没办法，他俩就一起去找连长和党代
表。连长和党代表比战士稍好些，每人
有一条毯子，可是抽谁的好呢？党代表
说：“抽我的。”连长也说：“抽我的。”争
执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两人合盖一
条，抽出另一条毯子给了放哨的战士。

天冷不算，白米也没有了。红米很
粗，可是价钱便宜，吃了也很顶饿，所以

大家倒爱吃红米了。后来红米也吃光
了，我们就煮南瓜吃，稍微放些盐，倒也
挺有滋味。只是南瓜有一条“不革
命”——吃了以后饿得快，吃的日子长
了，还胀肚子。可是大家情绪仍然很
高。那时红军战士中流行着这样的歌
子：“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饭好香，
每餐吃个精大光！”

在井冈山上，我们吃得虽然不好，
穿得虽然不暖，每支枪顶多不过七粒子
弹。但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毛泽东
同志灵活的作战方法，有群众的拥护，
再加上我们全体指战员能同甘共苦，个
个英勇善战，打起蒋介石那些草包兵
来，却蛮痛快。就在黄洋界上，我们一
个营打退了敌人五个团的进攻，并击溃
敌人一个团，缴获很多。战士们高兴得
跳起来，说道：“现在身上有了棉衣，枪
里有了子弹，山上也有了粮食，我们的
根据地就像铁打的江山了！”

“空山计”

■杨至成

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在湖南省委
的错误主张下，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由
朱军长率领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南下
湘南去了。为了团结和保存革命力量，
随后不久，毛党代表就带领一个营前往
桂东方向去接应他们。其余的部队和
一些伤员、病号就留在井冈山上。

湘、赣反动军队见我们内部空虚，便
乘机向山上进攻，妄想攻下井冈山。但
是攻进井冈山哪有那么容易？我们早已
做好了守山的准备：山上储备好了粮食，
哨口挖好了工事，哨口下面的山坡上、溪
沟里埋上了尖尖的竹钉子。敌人一攻，
不是被我们的机枪和手榴弹打死，便是
滚到沟里被竹钉子戳坏了手脚。

敌人连攻了几天，看看攻不上来，便
只好驻扎在山根下，和我们对峙起来。

我当时守在黄洋界哨口上，看着敌
人那副无能相，心里着实好笑。不知哪
个同志开玩笑地说：“我们的人这样少，
还有些伤病员，敌人可就上不了山。这
倒有点像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哩。”另一
个同志接口说：“这不是空城计，是‘空
山计’。毛党代表选了这块好根据地，
加上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井冈山就成
了铜墙铁壁。我看我们也编段戏唱唱
倒不错。”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
同。反正闲着没事，我们几个人就你一
句我一句凑起唱词来。终于凑成了一
段戏文，还给它起个名字，叫《空山
计》。记得这段唱词是：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

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
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
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
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
你既来就该把山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
莫左思右想心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
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
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你来，来，
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这以后，我们的文娱活动又添了一
个节目。一到休息的时候，就找些破洋
铁皮子敲敲打打，弄床毯子一披，唱起
这段戏来。

这唱词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和
感情，大家都很喜爱，直到后来反“围
剿”的时候还唱哩。

“一块都是一块，一

毛都是一毛”

■杨兴顺

我从小就给地主扛长活，家里穷得
什么都没有。在滇军打黔军，滇军到处
抓兵的时候，我和三个同乡，由贵州家
乡逃出来，流落到湖南省。

到湖南就听说有一支红军，是穷人
的军队，不打人，不骂人。我们四个人
合计了一下，谁也不愿再给地主做牛马
了，就决心参加红军去。我们寻找红
军，由湖南走到了江西萍乡，由萍乡又
走向宁冈。沿途只要向穷苦的老百姓
打听，没有一个不说红军好的。有的听
说我们是去参加红军的，还给我们做饭
吃。

到达宁冈这天，正值红军大败国民
党军，占领了宁冈。街上的红军多被三
五成群的老乡围着，兴奋地讲述着胜利
的情况。不少的红军穿着老百姓的衣
服，有的头上还缠绕着蓝布，有的臂上
戴着红布箍，有的脖子上围着红布。有
的拿枪，有的拿梭镖。我们上前去打听
参加红军行不行，他们都表示欢迎。

不久，红军打了胜仗，占领了永新
城。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穷人，有很多要
求参加红军的，也来到了军部。打仗时
从国民党那里得来不少的现洋，也抬到
了军部。

晚上，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
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洋时，
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
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
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
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

我刚参军，还没见发过钱，但是我
相信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看见了毛党代
表的衣服也是那样破旧。

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
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
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

朱良才 出生于1900年，湖南汝城

人。文中身份为红4军军部秘书。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9年逝世。

杨至成 出生于1903年，贵州三穗

人。文中身份为红4军第28团1营4连

连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事科学院

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

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

年逝世。

杨兴顺 文中身份为红4军战士。

井冈山上的故事 桌上摆放的相框中是一张集体照。
我看着照片，一瞬间，那个夏天，连同那
些记忆，仿佛带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同学们看镜头，不要动，来，看这边，

三二一——笑！”高高的架台上，摄影师按
下快门，几十张笑脸就此定格。我们这群
孩子，从十几岁就远离故乡和父母，前往
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求学参军。初来乍
到的紧张和不安，在我见到“解放军艺术
学院”门牌时消失殆尽。站在它面前，我
知道我整个舞动的青春都将与它有关。

还记得每天凌晨 5点出早功，无数
次重复踢腿下腰，旋转跳跃，顶着碗走中
轴路。束缚太多，压力太大，但我们从没
有一次想过放弃。排练厅里有我们被汗
水打湿的画面，活动室里有我们整齐的
舞姿，野战宣传车上有我们开心的笑
声。当然，我们也会趁老师不在偷偷聊
天，或晚点名时因叽叽喳喳受到教导员
严厉的批评。夜幕降临时，我们并肩趴
在窗台看日落，这时的暮色变得尤为好
看。有人伸手指向远方，抬头望过去，满
眼皆是火热的红。

我时常在脑海里构想，老师讲述的
那些历史故事中的名人名家，他们青葱
少年时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在鲜花初
放的早春，几人并排坐在操场上等日出；
在热情似火的盛夏，奔跑在瓢泼大雨里
留下一路的欢声笑语；在枯黄的残秋捡
拾满地的枣儿……四季流转，在那些闪
着光的日子中，他们大概也如我们一样，
在跌跌撞撞中慢慢长大。

毕业晚会上跳《天鹅湖》，我曾一口气
做了25个挥鞭转，刹那间，天鹅的白色羽毛
仿佛长出了身体，我享受着舞台，也在舞台
上拼尽全力。每一次演出，每一支舞蹈，我
似乎都在超越着昨天的自己，于是越来越
对这样的过程上瘾，对全力以赴的自己上
瘾。就像老师说的：“一切才刚刚起步，你
只有不停地往前跑，不管发生什么，不管你
有多痛，都不要停下步伐，不要停止微笑。”

离别那天，我坚持在排练厅跳完最
后一支舞。太阳刚落山，火红的霞光铺
满了半边天。围着校园，我走了好久，好
想用双眼记录下这里的全部。

毕业后，一晃就是十年。花谢花开，
我又回来了，似乎此前所有的出发都是
为了回归。

盛夏，作为研究生队“边防行”中的一
员，我前往青藏高原为战士们进行慰问演
出。刚到驻训点，便有战士们热情地迎过
来，一个皮肤黝黑、带着腼腆笑容的小战
士，一把接过我手里的背包，我轻声向他
道了谢。路并不平坦，他身子趔趄了一
下，我忙扶了他一把，却注意到他的脸迅
速变红，然后与我拉开了一段距离。

演出前，我像以前那样做上台前的
准备，下腰时，我忽然有些站不稳，医生
说是高原反应，让我先休息一会儿。小
战士看到我后，递给我一瓶水，而他的嘴
唇却因干燥缺水起了皮。我知道，水在

这里是极其稀缺的资源，一瓶水在这里
可以撑上 3天。他们常常要提前一周下
山打水，才能应付突然停水的日子。据
说大雪封山的时候，所有补给都要靠战
士们背上来。小战士给我的不是水，而
是沉甸甸的关爱和希望。

虽然头还有些晕，但看到战士们期
待的眼神，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克服。
我提着裙角，仰起头，带着最灿烂的笑容
上台了。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跳舞，动
作看上去与平时无异，但却要耗费成倍
的体力。我跳完那一支舞时，听到台下
响起的掌声、看到战友献来的哈达，身心
的不适与疲惫都随着演出的喜悦，消融
在西藏静谧的夜空中。

在接触中，我发现战士们不仅头发
稀少，而且嘴唇也都发乌。当听军医说
有些战士在体检时抽不出血，抽出的只
有黄色泡泡时，我的心都疼了。这里的
战士们都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故事，但他
们都不愿过多地表达自己。他们不只是
父母的儿子，更是国家的儿子。那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不是我们用演出感动了
他们，而是他们用生活教会了我们。在
相同的年纪，因为这样一次际遇，才使我
更懂得了你，你也明白了我。

返程时，那位小战士跑向我，偷偷塞
给我一颗大白兔奶糖，好像想对我说些
什么，最后却只道了句：“没什么送给你，
这个很甜的。”我和他握手道别，他把手
在裤子上用力蹭了蹭，说了句“不脏了”
才跟我握手。一时之间，眼泪在我的眼
眶里打转。

车开动了，小战士的身影在视线中
越来越远。我坐在车上，小心地剥开糖
纸，把奶糖放入口中。

那颗奶糖，很甜。

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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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班长讲，小虎是连队一名老兵在
巡逻途中捡回来的，当时只有 3个月大，
因长得虎头虎脑很是招人喜爱，兵们为它
取名“小虎”。兵们的压缩干粮、奶粉、饭
桌下的特别关爱和严厉的驯化，让小虎很
快成长为一只壮实强悍的军犬。

西藏边防是艰苦而寂寞的，每年 8
月，连队都要到 100多公里的野外打柴
火，差不多有 20多天驻扎在山上。早上
吃过早饭，每人发一瓶橘子或菠萝罐
头、一包压缩干粮，再灌上一壶山泉水
就上山了。两个人一组，上午在山上把
地柏崖的枝条打好后，中午简单吃过压
缩干粮和水果罐头，接着用铁丝把枝条
捆扎好，再背下山。那段时间，小虎也
累得够呛，白天在营地守护我们的生活
物资，晚上还要为我们站哨，回到连队
整整瘦了一圈。

年底班长退伍，临行前告诉我要扎
根基层、练就钢筋铁骨，并让我和班上的
兵善待关爱小虎……由于过硬的军事素
质和工作能力，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侦察
兵很快当了班长。平时从起床到就寝，
小虎都和我们在一起。每次集合，队伍

里都有它的影子。5公里越野，它在后面
跟跑。连队岗哨，它会带岗、监督交接
岗，再接下岗战士回连队。边防巡逻时
翻雪山绝壁、越荒漠冰河，都少不了它的
陪伴。训练结束或抵达巡逻点位，我们
会准备一颗糖、一块饼干、一掬水，奖励
它的坚韧不拔。

部队驻地严寒，冬季有半年之久，
我们高原侦察兵的训练并没有因天气
寒冷而降低标准。有次雪夜站岗，到岗
亭后我让小虎回连队休息，撵了几次它
都不走，直到我下岗后才和我一起返
回。回到班里，我把棉大衣盖在小虎身
上。蜷缩在两床军被外加皮大衣的被
窝里，感觉时间和失眠都无法温热冰冷
的躯体。因风湿关节炎疼得难受，我从
床头柜里拿出止痛药片倒了一小把送
进嘴里，呕吐和痉挛让我的眼泪鼻涕一
下子泛滥开来。见小虎看我，我便冲它
摆摆手，意思是说，没事。

记得有一年，连队地窖储藏过冬的
土豆和萝卜需要干沙，一位学员排长带
队，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外出拉沙。汽
车沿江边的乱石滩前行一公里后，浅水
区对面就有一片银褐色的江沙静静地
卧在江边。当时我和排长同坐驾驶室，
我向他建议绕道过去，排长却固执地命
令驾驶员从浅水区抄近路。不料车刚
开进水里就陷了进去。我立即招呼车
上所有人下车，小虎也从车厢里跃下，
我拍拍小虎：“小虎，快回去报告。”一小
时后，副连长和小虎开着牵引车赶到现
场，我们所有的战士都激动得热泪盈
眶，大声呼喊：“小虎真棒！”我们当时都
忘了问副连长小虎是怎么报的信，只记
得那位学员排长后来被副连长批评得
涨红了脸的样子。

再后来，我入了党，并担任代理排
长。而小虎也成长为陪了我们 12年的
“老兵”，只是身体再不如从前硬朗了。

在参加完一次边防巡逻后，它的身体每
况愈下，身上的毛不再乌黑，而且脱落得
越来越厉害。但连队每次训练学习，它
从不缺席，仍像往常一样认真。吼山
时，它“嗷嗷、嗷嗷”的呐喊仍像以往一
样在山谷间回荡。我们每次集合唱的
《小白杨》，是它最喜欢的歌曲，到了高
潮部分，常能听到它的两声长啸。

连队组织投掷手榴弹训练，它也总
是抢着捡教练弹，虽然动作迟缓，但我
们仍然乐意它来帮忙。一个星期后的
投弹考核，我是第一个出来做投掷示范
的，接着是湖北籍战士朱大常跑到投掷
地点。当指挥员把手榴弹递到他手中
时，不知什么原因，手榴弹掉在了地上，
朱大常像傻了似地站在原地，被指挥员
一下扑倒在旁边的掩蔽坑里。与此同
时，小虎一个箭步叼起冒烟的手榴弹越
过掩体，随着“轰”一声响，我们大喊一
声“小虎”冲了过去……血肉模糊的小
虎，让我们悲恸欲绝。

我们把小虎抬到连队对面的山坡上
埋葬了，并用野花做成花圈堆在坟前。

年底我光荣退役，临行前，我把阿
妈赠我的哈达戴在小虎的碑上，并向它
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如今小虎已和那片疆土融为一体，
只有它的事迹和英姿还留在连队荣誉
室的墙上。

兵 小 虎
■王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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